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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几天，南昌在不

安中过去。他倒不怕嘉宝对
他怎么，谅嘉宝也是不敢
的。他是不是拿准了这个才
敢这样对嘉宝，而不是对珠
珠?倒也不全是，珠珠是精
灵，而嘉宝，那么实打实的。
他开始想念嘉宝，非常想
念。他坐卧不宁，情绪波动。

他期望能在街上碰到嘉
宝，就骑车到她学校或她
家附近的马路。有一次，果
然在校园里看见嘉宝，他
远远地跟着。看她和她们
走在一起，并没有什么异
样，心里不禁狐疑：那天发

生过什么吗?
这一天，他在嘉宝家的

弄口把她截住了。他心跳得
很快，有些气短，可是一开
口，就又是嬉笑的：生气了?
嘉宝红了脸，说：皮厚！南昌

说：我们还没谈话呢。嘉宝
说：谈什么?南昌说：你说
呢?嘉宝说：你说呢?南昌再
说：你说呢?这一来一去，气
氛就变得轻浮起来。南昌还
是要嘉宝到小兔子家，嘉宝
推辞了一会儿，答应了。

嘉宝答应去小兔子家，
有怕南昌的意思，但又不尽
然。那天的事情，在最初的
惊惧过去之后，却留下了一
些奇妙的回味。这次，小兔
子也在家，三个人一起聊
天。聊起她的祖父，那两个

说：你祖父就是冒险家的乐
园里面的冒险家。嘉宝又与

他们说了几桩祖父日常生
活中的小事，比如对粮食的
格外爱惜，说糟蹋米一定会
遭报应。小兔子和南昌就
笑：还是勤俭发家论！

小兔子和南昌笑得更
凶。三个人七扯八拉，谈得

兴起，小兔子忽然站起身，
说有事要出去。房间里又只
剩下他们俩了。

他们接着方才的话题往
下谈了一会儿，谈不下去，
止住了。南昌将椅子朝嘉宝
跟前挪了挪，嘉宝多少是夸

张地跳起来，南昌也跟着跳
起来，两人就在房间里追逐
着。最后是南昌用了机巧，
一下子将嘉宝扑倒了。嘉宝
疯笑了一阵，然后，戛然止
住。两人静默着，又处在了
上一回的境地里，彼此感觉

到肉体的热，不同部位和不
同程度的软和硬，还有一股
从深处不断向上拱的悸动。
他们感觉到对方呼吸的吹
拂，脸对着脸看，彼此都觉
得不像了。

之后的三天，嘉宝每天

都来小兔子家。每一次来，
小兔子都不在，只南昌一个
人。但在第四天同样的时间
里，南昌不在了。以后的一
周，两周，嘉宝再没有遇到
南昌。按她的本性，是可以
忘记这件事的，可是，偏偏

事情有了另外的结果。她的

呕吐一发不可收拾，有一次
是在饭桌上，又有一次和珠

珠她们一起吃雪糕时，还有
一次骑车在路上，当时有两
个女人走过，其中一个对她
的同伴说：小姑娘有喜了！
嘉宝的心往下一沉，知道事
情坏了。

她再一次去小兔子家。

这一回，小兔子在家，说这
几天南昌没来，建议她去南
昌家，并且将地址写给了
她。她运气还不错，南昌正
在家。他从午觉中被叫醒，
看见房间门口站着嘉宝。经
过这些日子的煎熬，嘉宝憔

悴了不少，可依然显得颇有
光彩。嘉宝说：我怀孕了。南
昌说：怎么会的?嘉宝说：问
你呀！南昌这才醒过来。怎
么办?嘉宝追问道。南昌说：
我会想办法的。回去的路
上，嘉宝的心情已经大有改

观。她的性格很帮了她的
忙，换个人，都要愁死了。

嘉宝走后不久，南昌也
出了门。他先在街上无目的
地兜一阵子风，然后径直向
西区骑去。他来到小老大的
公寓楼，当他走进小老大的

房间。他急剧地变化着，精
神和肉体。这逃不过小老大
的眼睛。等南昌向他开口求
援，他并没表示出太大的震
惊，一是有所准备，二也是
不想吓着南昌。他答应替南
昌想办法，让他下一日就来
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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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是硅酸盐纤维，用途

很广。石棉有一些重要特性，
尤其是它的重量很轻，能够抗
热，是很好的绝缘物质，可以
用在防热和电子绝缘上。

它可以被并入其他建筑

材料，例如水泥，这表示，当旧
的建筑物拆除或改建时，可
能就会造成石棉暴露。因为
石棉用途很广，所以一般大
众也有可能暴露于石棉中。

石棉的种类有好几种，
并不是所有的石棉都同样危

险。白石棉是最常使用的石
棉产品，也是最无伤害性的，
在生物体内相当不活跃；青
石棉则特别危险，而且还可
能会污染白石棉。

在开矿现场的水中，可
能会发现石棉纤维，同时，由

于石棉一度被用作液体过滤
材质，所以也有可能出现在
饮水和饮料中。在饮水中出
现石棉纤维，最早是1973年
在明尼苏达州杜鲁斯镇发
现。镇上的饮水来自苏必利
尔湖，距这个大湖60英里处

有一处石棉矿场，不清楚什
么原因，矿场弃置的石棉矿
渣，最后竟然渗透到饮水中。
有证据显示，经由肠子造成
的石棉暴露，可能会增加致
癌的可能性。不过，石棉最主
要的暴露途径是经由呼吸吸

入石棉纤维。

石棉会造成三种疾病：石
棉沉滞病、支气管癌，以及恶

性间皮瘤（胸膜癌）。后两者
都是癌症，间皮瘤则纯粹是石
棉引起。石棉造成癌症的机
制，目前还未完全清楚，不过，
已经知道石棉纤维的长短和
疾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关系。
只要暴露浓度很高，暴露时间

很久，所有种类的石棉都会造
成石棉沉滞病和支气管癌。

石棉沉滞病和支气管癌
的暴露浓度和暴露时间，都
要高过胸膜癌。暴露者可能
是矿工或是石棉产品制造工
人，在经过高浓度暴露之后，

他们的肺就会逐渐失去效
率，呼吸会变得很吃力，而且
无法太用力工作。

目前已经确定，工业病
和工人罹患职业病，都是可
以事先预防的。即使暴露时
间已经过了很久，石棉纤维

仍然可以在暴露者的肺部组
织及唾液中检测出来，这可
以帮助医师作出诊断，并判
定是什么造成的。因此，工人
就可以据此要求厂方或资方
赔偿，不过，从英国很多工人
求偿的例子来看，这样的求

偿过程漫长得令人难过。在
事件发生多年后，想要再找
出某种化学物暴露的证据，
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大部分
化学物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从人体内消失，只有它们造
成的伤害会留下来，即使是

附着于 DNA片段的化学物
或蛋白质的化合物，也只会

在细胞内停留几个月。
胸膜癌是很罕见的癌症，

发生在胸膜部位，只会发生在
暴露于某种石棉者身上，特别
是青石棉。不一定长期高浓度
暴露者才会得这种癌症，不是
因为职业而暴露的人也有可

能罹患这种癌症。它的潜伏期
很长，一般是30年，但只要一
诊断出来，很快就会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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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夫是一名 50岁的建

筑工人，已经准备退休，某一
天工作时突然觉得呼吸困难，
经过一连串检查，被诊断得了
间皮瘤，也就是相当罕见的胸
膜癌。差不多年纪的乔治，左
胸部突然觉得剧烈疼痛，检验
结果显示，他也罹患相同的癌

症。这两人有什么共同点?两
人在先前的工作中都曾经暴
露于石棉。乔夫是木工，在
1970年代时，负责把石棉板
锯成一定大小，当作屋顶的内
底；乔治年轻时从事小货车、
大卡车和其他车辆刹车的修

理工作，刹车的内衬是石棉制
成的，当刹车磨损时，会产生
很多石棉尘。

虽然石棉的使用已经大
为减少，石棉沉滞的发生率
也大为降低，但从1990年代
起，胸膜癌的发生率却增加

了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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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题名的梦还没有做

醒，却突然被一闷棍打醒成
了阶下囚，他想破脑袋也不
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唐寅
所不知道的是，这次倒霉的
并不只他一个人，他的同期
狱友还有徐经和程敏政。他
们的入狱罪名是合谋作弊。

唐寅的人生悲剧就是从
这里开始的，而罪魁祸首就
是考卷中的那一道题目。

在这一年的考试中，考官

出了一道让人十分费解的题
目，据说当年几乎所有的考生
都没能找到题目的出处，还有
人只好交了白卷，只有两份卷
子写出了完美的答案。

主考官程敏政当即表
示，他将在这两个考生中选

出今科的会元。这两份卷子
的作者一个是唐伯虎，另一
个就是徐经。

其实事情到了这里，似
乎并没有什么问题，答出来
了说明你有本事，谁也说不
了什么，可事情坏就坏在唐

伯虎的那张嘴上。
这位仁兄考完之后参加

宴会，估计是喝多了，又被人
捧了两句，爱发狂言的老毛病
又犯了，当时大家正在猜谁能
够夺得会元，唐伯虎意气风发
之下说出了一句话：“诸位不
要争了，我必是今科会元！”

唐寅兄，你的好运到此

为止了。

这是一句让唐寅追悔终
身的话，因为它出现在错误

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首先这
里不是吴县，说话对象也不
是他的朋友祝枝山、文征明，
而是他的对手和敌人。更为
重要的是，当唐寅说出这句
话的时候，此次考试的成绩
单还没发下来（发榜）。

所以当酒宴上的唐寅还
在眉飞色舞的时候，无数沉
默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共
识：这个人的自信里有着不
可告人的秘密。

告黑状从来都是读书人
的专长，很快就有人向政府

反映这一情况，主考官们不
敢怠慢，立刻汇报了李东阳。
李东阳到底经验丰富，当时
就已估计到了这件事情的严
重性，马上报告了皇帝陛下。

朱�樘当即下令核查试

卷，事实果然如传言那样，唐寅
确实是今科会元的不二人选。
而选定唐寅的人正是程敏政。

事态严重了，成绩单还
没有发布，你唐寅怎么就能
提前预知呢?此时这件事情
已经传得满城风雨，整日探

头探脑的言官们也不失时机
跳了出来，政治嗅觉敏锐的
给事中华把矛头直接指向了
程敏政，认为他事先出卖了
考题，因此唐伯虎和徐经两
人才能答出考题。

这一状告得实在太狠，本

来李东阳还想拉兄弟一把，让
徐经和唐伯虎回家三年之后再

考，把这件事压下去，可是这样
一来，事情就搞成了政治阴谋、

考场黑幕，只好公事公办，把这
三位仁兄一股脑儿抓了进来。

经过审理，案件内部判
决如下：

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合
谋作弊查无实据，但其仆人
确系出卖考题给徐经，失察

行为成立。结论：勒令退休。
江阴举人徐经：购买考

题查实，作弊行为成立。结
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

吴县举人唐寅：……。结
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

当然了，这些都是内部

结论，除处罚结果外，具体情
况并未向社会公开。

对了，还漏了一个：给事
中华：胡乱告状，所言不实。
结论：贬官。

事实的真相大概就是这
样，徐经买了考题，程敏政的

仆人卖了考题，程敏政负领
导责任，而本着黑锅人人有
份的原则，唐寅算是连坐。

这是一起历史上非常著
名的事件，案情十分复杂，各
种史料都有记载，众说纷纭，
难分真伪，但只要我们以客

观的态度仔细分析案件细
节，抽丝剥茧逐步深入，就会
发现这起案件实际上比想象

中更为复杂！
事实上，这起所谓的科

场舞弊案历经几百年，不但
没弄明白，反而越来越糊涂，
成了不折不扣的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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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从佛门净地到勾

栏酒肆只要横跨一步。三个
小时后，我就和小四、武青他
们坐在号称成都最火的“空
瓶子”里，把栏杆拍遍，把烈
酒喝干。

小四已经把风水先生请
好了，算准第二天上午八点

半是吉时。他要趁我在成都
就把事情办妥，约好第二天
一起去凤凰山给赵烈上坟，
然后起坟。赵烈的父亲总说
儿子经常给他托梦：“他一个
人在成都很孤零，还是回家
乡重庆安生些。”

卓敏一直有早醒的习惯，

小四在楼下按喇叭叫我下去
时她一直狐疑地盯着我：“神
神秘秘的约了谁去看桃花?”

我并不想把这种悲伤的
事情告诉快乐的她：“去乡下
办点事，中午就回来。”
“不行，我看着小四那油

头滑脑的样子就不放心。”
我想了想，觉得有些事

情也该让她知道了：“赶紧穿
衣服吧，别化妆，穿素一点。”
她高兴地一边穿外套，一边
故作妖娆地说着一句刚学会
的成都俚语：“好吃不过茶泡

饭，好看不过素打扮。”
车，一路向北。风，一路

向南。和两年前一样的温度，
和两年前一样刚刚升起的太
阳，和两年前一样山坡上漫

卷着金黄的油菜花。但和两
年前不一样的是，我不再感

到恐惧和忧伤，因为我已有
卓敏，她像一剂温婉的解药，
让我从过去的噩梦中拔出。

离凤凰山那道蜿蜒的缓
坡越来越近，漫山遍野的油
菜花肆意地开放，卓敏的脸
苍白得近乎透明，我使劲搓

着她冰冷的双手……机场指
挥塔下停车，赵烈的音容笑
貌余温尚存，我打开后备箱
小四拿着香烛纸钱和赵烈最

喜欢喝的全兴酒，她在身后
“嘤”的一声，晕倒了。

使劲掐着她的人中，她
“嘤”一声清醒，弯着腰痛得

眼泪淌出，她挥挥手让我们
先去上坟……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不
说话，只是流泪，她的手冷得
挥一挥可以卷起风雪，我让
她先打车回家休息，我们去
赵烈家整理遗物。她点点头，

没有看我。
之后的七个小时，从生到

死。中午给赵烈迁完坟后，赵
烈的父亲让刚刚从凤凰山回
来的我们去他家帮忙整理赵
烈的遗物，我们把赵烈生前用
过的东西一一清理，一一用胶

带打包，我们尽量不去触碰那
些在一起的日子的所有细节，
只是对赵烈的父亲说“节哀顺
便”，我开始整理赵烈死去那
天用的灰蓝色运动挎包……

总有一粒荧光改变命运，

哪怕它只是一粒偶尔落在眼
底的尘埃，当这颗躺在包里的

水晶赫然抓住我的眼球时，我
下意识用手指夹起它，冷意奔
袭而来，手一抖，它像一个晶
莹的幽灵从指缝间滑落，妖冶
弹起，又跌落，又弹起……

定格，小四目不转睛看
着它，说：“这珠子，和你手上

的那串，一模一样。”
答案隐忍待发。我拿出

那部 DV里的盒带递给武
青，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
……我能做的，只有等待，等
待一条史前怪鱼浮出海面。

我倒在沙发上等待武青回

来，凌乱地搜索着刚刚过去的
三个小时的蛛丝马迹：赵烈、水
晶、卓敏苍白的脸、盒带、去年
那个开满油菜花的山坡……

武青从唇语专家那里回
来时如同游魂，他站在门口
的阴影里不敢进来，好像因

看过记录死亡最后一幕的录
像已经崩溃。他指着那盒DV
带，断断续续：“唇语专家看
了录像带，说赵烈在天上喊

的最后一句话是———卓玛水
晶，我爱你，下辈子再见！”
“卓玛水晶，我爱你”

———卓玛水晶就是卓敏，卓
敏是卓玛水晶的汉名，她是
我现在的女友，她就是赵烈
的前任女友，我爱上了我最
好的哥们的前女友……一切
真相大白，一切的孽最终竟
古怪地修成了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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